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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圖藏清陳澧《學思録》稿本初探
郭超穎　 王域鋮
　 　 【摘　 要】國家圖書館藏陳澧《學思録》稿本由原北平圖書館
而來，是高隱芩所藏陳澧稿本中的部分文稿，該稿本包含有陳澧
論陶淵明、清朝學者、《周易》、《論語》、朱熹等總計五部分内容。
學界一直對高氏所藏此部分文稿的下落不甚明了，所以國圖藏陳
澧稿本《學思録》的價值不言自喻。
【關鍵詞】陳澧　 《學思録》　 國圖　 稿本　 經學
陳澧（１８１０—１８８２），字蘭甫，號東塾，世稱東塾先生，廣東番禺人。陳
澧是晚清時期嶺南地區的大儒，爲當時調和漢宋兩派的最具代表性人物，
因處風雲變幻的時代，他的學術和思想甚有王國維所云“道咸以降之學新”
的氣象，故錢穆認爲他是“近百年提倡新的讀書運動之第一人”①。
陳澧於咸豐八年（１８５８）開始撰寫學術筆記《學思録》。《學思録》内容
十分豐富，藴含着陳澧的治學思想，體現着陳氏的學術造詣，備受學界推崇
的《東塾讀書記》即由《學思録》選録整理而來②。但甚爲可惜的是，《學思
①
②
錢穆《學籥》，《錢賓四先生全集》，臺北：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１９９８年版，第 ２４册，第 ８０頁。
陳澧將從《學思録》中擇選整理出的定稿，命名爲《東塾讀書記》，列目是二十五卷，但其生前僅
刊刻九卷，剩餘者則遺命爲《東塾雜俎》。（吳茂燊、黄國聲《陳澧〈東塾讀書記〉未刊稿考辨》，
載於《文獻》１９８２年第 ４期，第 １８３—１８４頁。筆者按：《陳澧集·東塾雜俎》點校説明則云陳澧
生前即整理刻成十五卷。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８年版，第 ４１５ 頁。）光緒十二年，陳氏的門
人梁鼎芳、陳樹鏞將《讀書記》整編成十五卷，光緒十八年廖廷相又將“《西漢》”一卷補入《讀書
記》中，成爲十六卷，至此十六卷本即成今通行本的面貌。至於《東塾雜俎》，則又有北京古學院
所刊癸未（１９４３年）本，以及中山大學圖書館古籍部所藏陳澧手定稿本（筆者按：據吳、黄兩先
生説，此本乃五十年代由陳氏長孫陳慶龢贈送給中山大學圖書館。且它纔是《東塾 （轉下頁）
録》文稿在陳澧逝後多有散失，其未刊稿流落多處，而似以中山大學圖書館
收藏爲最多，黄國聲先生曾據此選録爲《東塾讀書論學札記》，收録於上海
古籍出版社（以下簡稱上古）《陳澧集》中。除中山大學圖書館外，國家圖書
館（以下簡稱國圖）也藏有部分《學思録》文稿，山東大學《子海珍本編》大
陸卷的第一輯將其收録，並於 ２０１３ 年予以影印出版，但此國圖藏《學思録》
稿本似尚未引起學界足够重視。①
一
關於《學思録》文稿的流傳，陳德芸《廣東未刻之書籍》記述：民國初
年，廣州舊書畫販發現了陳澧的七八百册手稿，這部分文稿分别被雲南廖
行超和香港高隱芩購得，其中廖氏購四分之一，高氏購四分之三。１９２４ 年，
中山莫漢借高、廖兩家所藏，組織人員進行抄録和整理，計劃刊印而未果。
莫漢將原稿歸還高、廖，又將抄録之副本贈送鄧爾雅，鄧氏又交其外甥容肇
祖，肇祖讓渡給嶺南大學圖書館，後因院系調整，這批副本歸於中山大學圖
書館①。莫漢抄録副本時，儘量依照原本，“對於眉批、旁注、圈點乃至塗抹，
均依照原稿格式過録”②，按理，則副本也應有七八百册。但何多源編《嶺南
大學圖書館藏善本圖書題識》著録：“遺稿一部計六百餘小册。”③如此，則
嶺南大學所得莫氏抄録副本的數量與高、廖二家所藏之數量尚有不小差
别。而且這部分稿抄本在嶺南圖書館期間又遺失一百餘册，歸於中山大學
圖書館時，僅剩四百八十六册。據陳德芸《廣東未刻之書籍》，當年莫氏所
借的高氏所藏原稿，經高氏讓渡給古直，後歸於北平圖書館④。而廖氏所藏
則最終歸於雲南省圖書館⑤。但黄國聲在《東塾讀書論學札記·點校説明》
中提出，古直所得原稿，《全國古籍善本書目》及私人藏家目録均不見記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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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①
②
③
④
⑤
（接上頁）讀書記》真正未刊部分的稿本。見《陳澧〈東塾讀書記〉未刊稿考辨》，第 １９１頁，以及中山
大學圖書館藏陳慶龢編録稿本（此即爲癸未本底本）總三種。
陳澧《東塾讀書論學札記》，《陳澧集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版，第 ２ 册，第 ３５５—３５６
頁。按：以下凡引《陳澧集》皆用此本。
吳茂燊、黄國聲《陳澧〈東塾讀書記〉未刊稿考辨》，載於《文獻》１９８２年第 ４期，第 １８５頁。
陳澧《東塾讀書論學札記》，《陳澧集》，第 ２册，第 ３６６頁。
陳澧《東塾讀書論學札記》，《陳澧集》，第 ２册，第 ３５６頁。
吳茂燊、黄國聲《陳澧〈東塾讀書記〉未刊稿考辨》，第 １８５頁。
認爲陳氏之説或可存疑，且言中山大學圖書館所藏“究爲僅存之較完備之
本而彌足珍貴”①。在此之前，吳茂燊、黄國聲懷疑高氏藏本在 １９４９ 年前被
運往臺灣②。可見，長期以來，學術界一直對高氏藏本的去向不甚明了。但
今國圖藏陳澧《學思録》稿本鈐有“國立北平圖書館所藏”印，筆者認爲，此
即是高氏所藏文稿之一小部分。
二
國圖藏陳澧《學思録》稿本總計三百零二頁（包括封面及空白頁），筆者
歸爲二百四十一條（包括内容重複者），主要有五部分内容：第一部分是陳
澧論陶淵明；第二部分是陳澧論清代魏象樞、陸隴其、湯斌等三人；第三部
分是陳澧論《周易》；第四部分是陳澧論《論語》；第五部分是陳澧論朱熹。
其中，陳澧論陶淵明，這組文稿可分爲前後兩部分，前面部分爲定稿，後面
部分爲幾次整理修改的早期稿本，所以一些條目前後出現有三次之多，由
此可以看出其中遞進修補的關係。去除重複，國圖藏本論陶淵明部分共十
一條。此部分内容，陳澧原準備收録進《東塾讀書記》，但後來被放入了《東
塾雜俎》，故國圖藏本這十一條有十條見於《東塾雜俎》。這十條裏除“顔延
年《陶徵士誄》云”條外，其他九條國圖藏本與今上古本的《東塾雜俎》文字
差異不大，僅有個别字詞略有異同，不涉關隘。有價值的是被陳澧删除，而
不見於《東塾雜俎》的這一條：
　 　 陸清獻公《活潑潑齋記》云：“余親家王子天市，官于上谷，其署中
燕息之所，舊題曰 ‘南窗寄傲’，愚請易之曰‘活潑潑地’。淵明知傲之
爲達，而不知其爲病，氣質用事，嗜欲横行，湎于酒耽于菊，自以爲瀟灑
自得，而不知其沈溺錮蔽，束縛拘囚，與所謂活潑潑者相去遠矣。澧謂
清獻蓋借此以戒性傲者，然痛詆陶公至于如此，不已過乎？”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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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②
③
陳澧《東塾讀書論學札記》，《陳澧集》，第 ２册，第 ３５６頁。
吳茂燊、黄國聲《陳澧〈東塾讀書記〉未刊稿考辨》，第 １８５頁。
陳澧《學思録》，《子海珍本編》大陸卷第 １輯，南京：鳳凰出版社 ２０１３年版，第 １４ 册，第 ５２６ 頁。
筆者按：此條在《子海》影印本中有前後兩條，此是頁碼居前的定稿，初稿見第 ５４３ 頁，二者文字
有出入。
此條有眉批“此段必删”。陳澧删去此條，實有深意。陳澧特崇陶淵
明，言“立身師陶公”①，又“行師彭澤”②，“處則師陶”③，“恨不得爲陶公舁
籃輿之門生”④，而此條雖是陳澧駁陸氏對陶淵明的指摘，但畢竟與其他正
面論述不同，有損傷陶淵明的嫌疑。更爲重要的是，陳澧亦尤敬陸隴其，陳
澧自言鄭玄之後所服悦的八人中，陸氏即列其一⑤。陳澧論人論學特謙謹，
不苛前人，亦不放詞，故稿本中負面評價具體人物的條目一般都被删汰。
以上兩點應是陳澧最終删去此條的原因。
除論陶淵明部分，國圖藏稿本《學思録》中的第四部分，即陳澧論《論
語》的内容，總計七條，且皆爲論述完整的定稿，他們被全部收録於《東塾讀
書記·論語》中。稿本中的第三部分，即陳澧論《周易》的内容，總計十五
條，除“權德輿《明經策問》”（書抄）、“蘇軾《私事策問》”（書抄）、“王弼先
義後象”三條外，其他條目全可見於《東塾讀書記·周易》之中。但這部分
内容非定稿，與今通行本相較，尚可見其後續的條目整合和文字完善。
由於國圖藏本中論陶淵明、《周易》、《論語》三部分的内容與今上古本
差異不大，不再贅言。國圖藏本的最重要的價值在於第二部分和第五部
分。下文一一闡述。
三
國圖藏稿本《學思録》的第二大部分爲陳澧論清魏象樞、陸隴其、湯斌
三人，總四十一條。去除重複，計三十七條，論陸氏二十六條，魏氏七條，湯
氏四條（筆者按：個别條目爲書抄）。《東塾讀書記》目録所列九卷未成稿
中有“國朝”部分，後入《東塾雜俎》，國圖藏本内容皆不見於《東塾雜俎》。
又因《東塾雜俎》是《東塾讀書記》未刊的剩稿，所以陳澧論魏、陸、湯三人的
内容應是未被選入《東塾讀書記》的，但這並不妨礙它的價值。而且這些内
容全部未見於上古本《陳澧集》。以下就國圖藏本此部分内容做簡單介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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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②
③
④
⑤
陳澧《默記》，《陳澧集》，第 ２册，第 ７４１頁。
陳澧《默記》，《陳澧集》，第 ２册，第 ７４１頁。
陳澧《默記》，《陳澧集》，第 ２册，第 ７５４頁。
陳澧《默記》，《陳澧集》，第 ２册，第 ７５４頁。
陳澧《學思自記》，《陳澧集》，第 ２册，第 ７５８頁。
在魏、陸、湯三人中，陳澧論陸隴其部分最爲重要。陸隴其（１６３０—
１６９２），字稼書，浙江平湖人。陸氏尊朱黜王，是清代著名理學家，與陸世儀
並稱“二陸”。歷江南嘉定、四川道監察御史等，爲官清廉，多行教化。乾隆
元年（１７３６）被追謚“清獻”，從祀孔廟。陳澧對陸氏甚爲推重，言：“陸清獻
之學最正最切實，加以江慎修、顧亭林之學以博之，則成朱子之學矣。”足見
陳澧對陸氏評價之高。在這些條目中，有陳澧評陸氏論學主腦的。如：
　 　 朱子《答吕伯恭書》云：“近看吳才老《論語説》子夏‘吾必謂之學
矣’一章，與子路‘何必讀書’之云，其弊皆至于廢學，不若‘行有餘力，
則以學文’，‘就有道而正焉，可謂好學’之類，乃爲聖人之言也。頗覺
其言之有味。”《讀朱隨筆》録之，云：“此等處是朱子論學主腦。”卷一
第十五葉。澧謂此亦是陸清獻論學主腦也。①
朱熹認爲《論語》中的“雖曰未學，吾必謂之學矣”和“何必讀書，然後
爲學”有導致廢學的弊端，不如“行有餘力，則以學文”，“就有道而正焉，可
謂好學”誠爲聖人之言。陸氏指出此即朱子論學主腦，實是以推崇朱子實
學實行，來攻駁明學空疏之弊。陳澧則又指出此亦陸氏論學主腦。實質
上，這同樣也反映出了陳澧自己的論學主張。陳澧對於晚清士子之懶躁、
安於空疏、終不肯讀一部書的狀況痛心疾首，所以朱子、陸氏意圖的主旨也
是他自身的呼聲。但陳澧也對陸隴其論學主腦提出了自己的見解：
　 　 朱子《答吳伯豐》云：“少得會看文字者，不免令熟看注解而徐思其
義，只尋正意，毋得支蔓，似方略有頭緒，然卻恐變秀才爲學究，又不濟
事耳。”《讀朱隨筆》録此，云：“吾輩爲學，正當合學究、秀才之業而一
之，偏做不得。”澧謂此亦陸清獻論學主腦也。然澧後有一説焉：“人之
性，各有所近，才力亦有長短，但使學究自爲學究，秀才自爲秀才，即孔
門分四科之遺意，惟不可互相輕詆。且學究不可妄談秀才之業，秀才
不可妄談學究之業。非其所長而妄談之，則必有誤。”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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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②
陳澧《學思録》，《子海珍本編》大陸卷第 １輯，第 １４册，第 ５６５頁。
陳澧《學思録》，《子海珍本編》大陸卷第 １輯，第 １４册，第 ５６６頁。
對於文中“學究”、“秀才”的所指，陳澧云：“所謂學究者，講道學也。
秀才者，多讀書也。”①朱子於此之論有其時代背景，今不展開。陸隴其《讀
朱隨筆》認爲學者正當把此二者結合起來而不偏失。但陳澧所處時代與陸
氏又有不同，故他提出“學究自爲學究，秀才自爲秀才”的觀點，且認爲“學
究不可妄談秀才之業，秀才不可妄談學究之業。非其所長而妄談之，則必
有誤”。
國圖藏本中，陳澧更多論述了陸隴其讀書爲學功底的扎實，以及在此
基礎上所取得的成就，這也恰是該部分條目中最具價值的内容。如陳澧有
論陸氏在經學研究上的先見之明。其一，陳澧論陸隴其能知程朱之學自出
漢注唐疏。
　 　 清獻云：“古注疏固漢唐千餘年間學者之所講求，程朱之學亦從此
出而益精焉耳。雖曰得不傳之學于遺經，然非鄭康成、孔穎達之流闡
發于前，程朱亦豈能鑿空創造耶？”《跋讀書分年月日程後》。“惜乎世俗滔
滔，好古者鮮。工詩賦者，既視經學爲迂闊，學程朱者，又以漢注唐疏
爲淺陋，而古書日就湮没。不知注疏乃程朱之所自出也。”《經典釋文
跋》。元明以後，道學之所不能見及者，清獻所以爲通儒，而亦經學將興
之兆也。②
關於程朱之學與漢唐注疏之關係，王鳴盛云：“學者若能識得康成深
處，方知程朱義理之學，漢儒已見。”（《十七史商榷》卷六四）對此，陳澧言：
“昔之道學家，早有知漢儒見及義理者之學者，更早有知程朱即漢儒意趣
者，近時經學家推尊康成，其識得康成深處，如王西莊者亦不多也。”③陸隴
其早在王鳴盛之前就闡述了該問題，故陳氏謂：“元明以後，道學之所不能
見及者，清獻所以爲通儒，而亦經學將興之兆也。”而且在溯宋學於漢學的
思路下，陳澧更撰有《漢儒通義》一書，專就漢儒訓詁裏摘尋義理。
其二，陳澧論陸隴其頗能明漢唐家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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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 　 《讀禮志疑》又云：“孔疏辨王、鄭廟制之異同，有曰‘《家語》先儒
以爲肅之所作，未足可依’，蓋爲鄭學者排王肅，並疑肅所表章之《家
語》，但孔氏于此，止述衆説之同異，而不斷其孰是，至《尚書》‘七世之
廟可以觀德’，疏始言鄭説之非。蓋漢、唐儒者解經必守家法，故如
此。”卷五，一。①
對陸氏所言漢唐解經必守家法的論斷，陳澧言：“經學家法，乾隆以後，
儒者皆知之，前此，則知之者少，惟清獻知之耳。”②陸隴其見識高明正在他
能够真正讀習注疏，故陳澧在《東塾讀書論學札記》中云：“道學家輕蔑注
疏，時文家沉溺講章，留俗移人，雖有治經者，亦迷其門徑。陸清獻道學家
也，亦時文家也，而深通古經學，蓋其天資絶高，不爲習俗所染也。”③
陳澧盛讚陸氏深通古經學，不同一般的道學家和時文家，但對陸隴其
精通古經學的詳情，《東塾論學札記》並未展開論述。而在稿本《學思録》
中，則存有陳澧論陸氏讀注疏之精闢者：
　 　 《讀禮志疑》云：“《小司徒》伍兩卒旅之制，鄭注云‘此皆先王所因
農事而定軍令者也’，卻不引《管子》‘内政軍令’之文，蓋不欲合王霸
而一之也，賈疏引《管子》語以實之，失其意矣。”卷六第二十葉。又云：
“《祭義》‘夫各有所當也’，鄭注云：‘禮各有所當。行祭宗廟者，賓客
濟濟漆漆，主人愨而趨趨。’簡而明。《集説》即用其意④，而筆力不同
遠矣。”卷二。又云：“‘晋獻文子成室’，鄭注解‘獻’爲‘賀’，自妙。
《集説》駁之，拘矣。”卷一。鄭注之意，鄭注之筆，所解之妙，知之者蓋
鮮矣。⑤
又云：“孔疏謂天子上、中、下之士皆稱元士，上農夫是受上地之農
夫。此言似有理，不知朱子《孟子注》何故不從。”卷四第四十六葉。如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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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類，皆可見清獻讀疏之精細。①
《讀禮志疑》云：“疏内用字，如同時則云‘俱時’，之類則云‘之
等’，如此字法，今人罕用，見《有司徹》‘主婦薦豆籩’條。又據彼決
此，疏内往往單用一‘決’字，如《有司徹》‘賓長獻屍’條云‘不使兄弟，
不稱加爵，大夫尊也’者，此決《特牲》雲長兄弟爲加爵，又衆賓長爲加
爵，不言獻。”卷二第七葉。初讀唐疏者，于此等每不能解。清獻爲指示
之，亦有益于初學。②
在陸清獻的時代，清朝三《禮》之學尚屬起步階段，比陸氏稍早的張爾
岐著《儀禮鄭注句讀》，與他同時代的禮學研究者主要有萬斯大、毛奇齡、姚
際恒等人，陸氏的禮學造詣在當時應該説是出類拔萃，陳澧對他的稱允亦
頗有見地。陳澧《東塾雜俎·唐疏》一章，專論唐人疏文中之深遠滋味，其
中即引有陸隴其《讀禮志疑》中的一條内容③。陳澧論學，特重注疏，云：
“爲學以治經爲本，治經以注疏爲先。疏雖近煩，而學者讀之，正可藥其不
耐煩之病。故余告學者，總以圈點注疏爲功課。”④在對注疏的精心研讀方
面，陳澧與陸隴其無疑是相同的。
此外，值得一提的是陳澧對湯斌的評述。湯斌（１６２７—１６８７），字孔伯，
號荆峴，晚號潛庵，河南睢州（今河南睢縣）人。康熙十八年（１６７９），朝廷開
博學鴻儒科，湯斌應詔，被授翰林院侍講，後官至工部尚書。湯斌爲官清
廉，亦是清代理學名臣。陳澧對湯斌的評價頗有寓意：
　 　 湯、陸並稱，皆從祀大成殿廡，學則湯不如陸也。湯云：“經書訓注
太繁，雖反復翻閲，終無心得。欲斟酌先儒之説，平心理會聖人立言之
意，定爲一編。五經中《易》與《春秋》爲難，故先治其難者，此非數年工
夫，不能草草脱稿。”澧謂編《湯子遺書》者不當録此篇也。古人訓注雖
繁，反復翻閲，未必終無心得。文正欲以一人而定五經之訓注，自古無
此人也。且《易》與《春秋》爲難，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亦正不易，欲成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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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，其惟聖人復起乎？澧非敢掎摭文正也。恐其議論之過，或誤後人
也。道學家不可輕談經學，猶經學家不可輕談道學也。文正《十三經注疏
論》云：歷晋、唐而十三經之注疏始定，王弼注《易》，韓康伯、邢璹之徒，因而疏之。
此論尤可疑。文正何至疏誤至此。①
湯斌在乾隆元年（１７３６）被賜謚號“文正”，得到了人臣“謚之極美，無
以復加”的殊榮。但有學者指出，湯斌在文字獄後成爲清朝第一位得此謚
號的人，是清朝統治者别有用心的一種行爲。民國時期的章太炎、劉師培
等則曾直斥其爲“僞道學”、“爲士林所不齒”。章、劉的立論顯然是從反清
這一主題切入的，但湯斌真實的學問修爲能否與清廷對他的讚譽相稱，恐
也確實值得商討。無論如何，陳澧的評論還是提供了一個與其時代相近者
的視角。應該説，陳氏在湯斌的評述上用語雖較婉轉，但仍能看出其對湯
氏學問的懷疑態度。以陳澧不苛論古人的論學衡準，就湯氏發出“澧非敢
掎摭文正也。恐其議論之過，或誤後人也。道學家不可輕談經學，猶經學
家不可輕談道學也”的論斷已屬言辭激烈。使用類似言辭者，還見于《東塾
讀書記·儀禮》中評汪琬云：“文人不可輕談經學，尤不可輕談禮學也。”②
四
國圖藏稿本《學思録》的第五部分内容是陳澧論朱子部分。此部分有
一百四十餘條（包括個别内容重複者），是陳澧對朱子之學諸多方面的揭示
與闡發。筆者就其内容主旨依次第擬題如下：依訓詁、禮、樂、地理、《通
典》、天算、考證與讀書玩理（書抄）、朱注《孟子》多效趙注、朱子有所本、朱
子文章詩辭之學、朱子論學（書抄）、辛棄疾尊朱子、李光地言朱子（書抄）、
朱子救宋學砭宋人（多爲書抄）、論儒佛、論博學、朱子不滿程門末派、朱子
推崇所因之禮爲五常（書抄）、朱子引書解字、朱子論居家居官（書抄）、朱子
論宋寧宗承重事、朱子讀文（書抄）、朱子不苛論古人、朱子《大學章句》教人
真切、朱子説端倪、朱子論仁、讀注疏、朱子不言心性（書抄）、朱子説《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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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》、陸清獻《讀朱隨筆》（書抄）、章句之學、朱子窮理説、必讀書及讀書有
次第、朱子論讀書（書抄）、朱子論《尚書》（書抄）、喪服、宋儒説端倪、朱子
《綱目》、朱子與陽明、朱子論音讀等，總計四十個主題。
以上有十三個主題的條目被擇取整理後，收録於《東塾讀書記》和《東
塾雜俎》，按其最終去向歸屬，大體可分爲三類：第一，見於《東塾讀書記·
朱子書》的主題條目有：朱子依訓詁、朱子論樂、地理、《通典》、天算、朱子
救宋學中的部分條目、朱子論儒佛、朱子章句之學、讀書次第、朱子《綱目》、
朱子論音讀。第二，見於《東塾讀書記·儀禮》的主題條目有：朱子論禮中
的某些條目及喪服部分。第三，見於《東塾雜俎》的主題條目有：朱子有
所本。
國圖藏《學思録》稿本中的這些内容與今通行本所呈現内容之間的差
異分爲兩種情況。第一種是個别字句的出入。如《朱子書》“音律”條，在
《學思録》稿本中，於“其云‘《禮記》疏説還相爲宫處分明，及作圖子之法，
尤爲初學講求聲律之階梯也’”之後尚有“其欲問于知俗樂者，亦足見其虚
心博采也”的正文，以及緊接于下的雙行小注：“後世去古已遠，考古樂者，
須假途于俗樂。所謂禮失而求于野也。”①又如《朱子書》“《通典》”條，在
《學思録》稿本中可見陳澧勾去的雙行小注，乃陳氏論“三通”之語：“澧嘗
謂：‘今人所謂“三通”者，《通志》□不足觀，《通考》亦非《通典》比，可匹
《通典》者，惟《通鑑》耳，謂之“二通”可也。’”②又如陳澧在《學思録》稿本
中列舉數條史家書“死”之例③，但此在定稿的《朱子書》“《綱目》”條中被
删去。
第二種情況是國圖藏本中的條目在後來定稿過程中被大跨度整合。
今以兩例説明。第一例，“朱子論禮”部分，“朱子最重禮學”、“朱子讀《儀
禮》”、“《文集》中考禮之文”④，皆是論朱熹重禮學，這三條陳澧最初均擬列
入《東塾讀書記》的“宋學”中，但後來調整變動不小。由國圖藏本中陳澧
“連下抄”、“連上抄”的批注可以看出，陳澧原打算將“朱子最重禮學”和
“朱子讀《儀禮》”並在一起，作爲一則内容。但“朱子最重禮學”，不見於後
來整理刊印的陳澧諸書。“朱子讀《儀禮》”則以小注的形式附入了《東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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讀書記·儀禮》中“朱子《通解》之書，純是漢唐注疏之學”一條，且删去了
句末“道學家所未有也”等七字。其次，“《文集》中考禮之文”存於《東塾讀
書記·朱子書》，是陳澧所謂《朱子書》中“禮”的内容。但國圖藏本此條末
尾“乃近之好考據者多輕蔑朱子，尊朱子者又多詆考據。作古文者尤詆考
據，豈皆未讀朱子此等文字歟”一句被删去①，《東塾讀書記·朱子書》改爲
“又有《記鄉射疑誤》一篇，尤考覈精細。朱子深于禮學，于此可見”等②。
此處“又有《記鄉射疑誤》一篇”云云，所指實即“朱子讀《儀禮》”條，由此可
見，本是入“宋學”的“朱子讀《儀禮》”在併入“《儀禮》”後，陳氏在此以互
見形式進行了捎帶提及。
第二例，“朱子論宗寧宗承重”條，在國圖藏本中，陳澧對朱子論寧宗承
重事所記較爲詳細，載有《通典》“孫爲庶祖持重議”中王敞之議，且云：“朱
子議宋寧宗爲孝宗承重事，未引此。”③又載《通典》“祖先亡父後卒而祖母
亡服議”中吳商之議，且云：“宋人不知此禮，朱子初亦不知，而後漢人則知
之。此漢學所以不可及。”④關於此二條，陳澧有眉批“入餘録”，但不見於
今《東塾雜俎·餘録》。且陳澧摘録了朱熹《答黄商伯》書中朱熹之言：
“《儀禮·喪服傳》‘爲君之祖父母、父母’條下疏中趙商問答極詳，分明是
畫出今日事。往時妄論，亦未見此，歸乃得之。始知學之不可不博如此，非
細事也。”⑤今《東塾雜俎·餘録》亦無。此條有眉批“朱子尊鄭”，《東塾讀
書記·朱子》有“朱子議宋寧宗當爲孝宗承重，而無驗證”之言⑥，即由國圖
藏本以上内容所化而來。由此也可以看出陳澧在材料處理時不苛論前賢、
露才揚己。
除去以上在《東塾讀書記》、《東塾雜俎》中保留部分内容或綫索的條目
外，國圖藏本中還有很多是一直未見整理的内容。其中，有陳澧借朱熹見
識而發論的條目，如陳澧抄録朱子《答吕子約》“讀書窮理，須認正意，切忌
此緣文生意，附會穿穴，只好做時文不是講學也”，陳氏云：“明人講學尤犯
此病，當取此語以評明儒之學。”⑦又如陳澧抄録朱子《答林伯和者》“近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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語道者，務爲高妙直截，既無博文之功，而所以約之者，又非有復禮之實”，
陳氏言：“當時人不務博文者必以約藉口，朱子以非有復禮之實一語破之。
使空講道學者無所置其喙。”①
除去以上情況，還有一些較爲完整的主旨論述條目，這些内容尤具學
術價值。例如，陳澧論朱子的文學造詣。後人論朱熹，多偏重他的哲學思
想及經史學問，對於朱子的文學成就等關注不多。國圖藏本中有陳澧論述
朱熹文章詩辭之道的條目，其中既有陳澧抄録的朱熹論詩之語，如“要使方
寸之中，無一字世俗言語意思，則其爲詩不期于高遠而自高遠矣”②，又有抄
録的他人對朱熹文學之論斷，如《直齋書録解題》論《楚辭集注》條，陳澧謂：
“朱子殫見洽聞，非如道學家之淺陋也。”③又如王昶《魯絜非〈山木居士集〉
序》論南宋文體之變自朱子發之④。此外，更有陳澧自己的論述，如言朱子
文學品鑒之高：
　 　 《語類》云：“東坡文字明快，蘇老文雄渾，盡有好處。如歐公、曾南
豐、韓昌黎之文，豈可不讀？柳文雖不全好，亦當擇。合數家之文擇
之，無二百篇。”卷一百三十九。後來所謂“八家”，只添王介甫、蘇子
由耳。⑤
又論朱熹文章：
　 　 朱子《答孫敬甫》云：“所擬‘格物’一條，亦似傷冗。頃時，蓋嘗欲
效此體以補其闕，而不能就，故只用己意爲之。蓋無驅市人而戰之才，
只得用趙人也。”朱子補《大學》而不效《大學》文體，此正朱子深于文
章之學。蓋摹擬則成贋古矣。宋儒多以文辭爲陋，而爲文則務爲高
古，故其修辭之功淺。雖《通書》、《西銘》，皆有强爲古奧之跡。伊川
《四箴》，乃近自然耳。⑥
·６０２· 　 嶺南學報　 復刊第九輯
①
②
③
④
⑤
⑥
陳澧《學思録》，《子海珍本編》大陸卷第 １輯，第 １４册，第 ７０５頁。
陳澧《學思録》，《子海珍本編》大陸卷第 １輯，第 １４册，第 ６６３頁。
陳澧《學思録》，《子海珍本編》大陸卷第 １輯，第 １４册，第 ６５７頁。
陳澧《學思録》，《子海珍本編》大陸卷第 １輯，第 １４册，第 ６６２頁。
陳澧《學思録》，《子海珍本編》大陸卷第 １輯，第 １４册，第 ６５９頁。
陳澧《學思録》，《子海珍本編》大陸卷第 １輯，第 ６６１頁。
在國圖藏稿本《學思録》中的“朱子《韓文考異》”條，陳澧云：“朱子于
文章之學如此，校讎之學如此，講道學者宜知之。吾非談講道學者當學此
也，此豈尋常講道學者所能學哉！但不可講道學而輕文章耳。”①在談及前
人論朱熹詩詞文章之成就時，陳澧應算得上其中重要的一位，此似值得今
日學者留意。
又例如陳澧論朱熹樸學功夫。陳澧一直强調朱子的學問不限於道學，
也更見於他的樸學功底。所以，陳澧對朱子在訓詁、音韵等方面取得的成
就多有揭示與申述。此一點同樣反映在國圖藏稿本《學思録》中。如，陳澧
論朱熹注經法一條，見下：
　 　 朱子詁經，有不依注疏，别據他書以解之而甚精確者。《語類》云：
“‘必有事焉而勿正心’，此‘正’字是期待其效之意。《公羊傳》云‘師
出不正反，戰不正勝’，此‘正’字與《孟子》説‘正心’之‘正’一般，言師
出不可必期其反，戰不可必期其勝也。”卷五十二，三十三。“‘越天棐
忱’，‘棐’字只與‘匪’同，被人錯解作‘輔’字，至今誤用，只顔師古注
《漢書》曰：‘棐與匪同。’‘忱’、‘諶’並訓‘信’，如云‘天不可信’。”《語
類》卷七十八。《李存誠更名序》亦同此説。“‘遐不作人’，古注並諸家皆作
‘遠’字，甚無道理。《禮記注》訓‘胡’字甚好。”卷八十一。“讀書自有
可得參考處，如‘易直子諒之心’一句，‘子諒’從來説得無理會，卻因見
《韓詩外傳》‘子諒’作‘慈良’字，則無可疑。”卷八十七。方子“問《列女
傳》引《詩》‘辰彼碩女’作‘展彼碩女’，先生以爲然，且云向來煞尋
得。”卷八十一。本朝惠氏《古義》、王氏《述聞》正是此一派也。又有不
據他書，以意解之，而甚精者。《語類》云：“《書》中‘迪’字，或解爲
‘蹈’，或解爲‘行’，疑只是訓‘順’字。”卷七十八。“‘明庶以功’，恐
‘庶’字誤，只是‘試’字。”同上。“古字‘宅’、‘度’通用，‘宅嵎夷’之
類，恐只是四方度其日景以作曆耳，如唐時尚使人去四方觀望。”同上。
阮文達公《堯典東作南僞西成朔易解》云：“皆言測日纏發斂也。”正與朱子之
説同。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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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澧在此借朱熹引書解字，來闡述朱子的訓詁之學，以及注經之法，所
涉《孟子》、《尚書》、《禮記》、《詩經》等諸經。陳澧此條論述分明，選例精
到，與《東塾讀書記·朱子書》中朱子“依訓詁”部分足可相互發明。對於朱
子重訓詁之學，陳澧又借助南宋戴侗“朱文公昉推訓故以釋經義，學者稍識
古書之旨”之論，自云：“夫以訓故釋經義，自古已然，而云昉于朱子者，南宋
人多滅棄訓故，朱子獨推訓故，不隨風氣也。”①
五
在國圖藏《學思録》稿本的陳澧論朱子部分中，還記録了陳澧關於明人
陳獻章“静中養出端倪”的一些看法。陳獻章（１４２８—１５００），字公甫，號石
齋，人稱白沙先生，廣東新會都會村人，明代著名思想家。陳獻章的思想開
有明一代風氣之先，《明史·儒林傳序》云：“原夫明初諸儒，皆朱子門人之
支流餘裔，師承有自，矩矱秩然。曹端、胡居仁篤踐履，謹繩墨，守儒先之正
傳，無敢改錯。學術之分，則自陳獻章、王守仁始。”②“端倪”説是陳獻章論
學的一個重要思想，陳獻章云：“爲學須從静中坐養出個端倪來，方有商量
處。”③對此，陳澧有論朱子所言“端倪”之事：
　 　 朱子《答林擇之》書云：“古人只從幼子常視無誑以上，灑掃應對進
退之間，便是做涵養底工夫了。此豈待先識端倪而後加涵養哉？但從
此涵養中漸漸體出這端倪來，則一一便爲己物，又只如平常地涵養將
去，自然純熟。今曰即日所學，便當察此端倪而加涵養之功，似非古人
爲學之序也。”王白田云：“從涵養中漸漸體出這端倪來，陳、湛之静中
養出端倪，則近之矣。”④
陳澧認爲“端倪”之説，宋儒已論。又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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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 　 《朱子語類》云：“南軒説‘端倪’兩字極好，此兩字卻自人欲中生
出來，人若無這些個秉彝，如何思量得要做好人。”一百三。白沙説“静
中養出端倪”，不知是出自南軒之説否？①
朱子《答王子合》書云：“學者工夫，則只如《易傳》所説，‘知其不
善則速改以從善’，此是要約處，若説須要識得端倪而心體可識，則卻
是添卻一事也。”《問答》廿。朱子此説，與前説似相反，然可見宋儒説
“端倪”者，又有王子合也。②
陳獻章的“静中養出端倪”是對自身治學修身精要的總結。陳澧在此
指出的宋儒所論“端倪”與陳獻章所論“端倪”到底是何種關係，本文不作探
討，但陳澧揭示出來的問題確實頗值得留意。
結　 　 語
綜上所述，國圖藏清陳澧稿本《學思録》雖僅是高隱芩藏本中的極小一
部分，但内容已然十分豐富，它對我們更爲全面地認識陳澧《學思録》以及
陳氏學術思想有着非常重要的意義。特别是因學界對高氏藏本的最終下
落一直不甚明了，目前僅能見到中山大學圖書館所藏副本的情況下，國圖
藏稿本《學思録》應得到更多的關注。
（作者：山東師範大學文學院教師，江西省圖書館館員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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